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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贩卖肾脏链条的最后一环，陈峰是幕
后大老板，他是广州蒙家帝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推销与器官移植相关的药品。据他说，
每年卖药能挣几百万元。

陈峰向警方供述，因为卖药他与广州医
院很多移植科医生建立了关系。2010年，广
州军区总医院肾脏移植科副主任朱云松跟他
说，肾源很紧张，很多病人等着肾脏移植，朱
让他去外面联系一些脑死亡病人的肾源。

2010年，陈峰在网上认识了江西的左寒
冬，左寒冬说和江西的武警总医院关系熟悉，
可以提供脑死亡病人的肾脏。陈峰派莫永青
去南昌、景德镇从左寒冬处取肾，再把肾卖给
朱云松。陈峰否认贩卖肾脏是为了谋利，“我
卖药利润很高，根本看不上买卖器官这些小
钱。主要是维护关系，做药品。”警方调查发
现，陈峰每提供给朱云松一个肾脏，得到 12
万元，其中 10.5万元分给贩肾集团的江西中
介团伙左寒冬等，1500元分给莫永青，他自
己能赚1万多元。

目前，朱云松被另案处理，但网络上有许
多尿毒症患者仍发帖对他表示感激。

按照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前，临床学术和
伦理委员会要对器官来源的合法性等进行审
查。记者前晚致电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移植
科室负责人，询问该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应
当履行的正规程序，该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器官移植科医生介
绍，病人肾脏移植，肾源加手术费、疗养费约
50万元。由于肾源紧张，不排除某些医院默
许非法的肾脏流入。“病人迫切需要，医院有
利可图，某些医生就默许了伪造的资料。”

经警方调查，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2
月间，以陈峰为首贩肾团伙，先后对 23名供
体进行肾脏摘除手术。这 23 枚被摘除的肾
脏，有21枚运抵广州军区总医院实施了移植
手术。有两枚由刘永东请医生私自在江西、广
州的民营医院实施移植手术。

刘永东告诉记者，在整个利益链条中，他
所得仅是很小的一部分。2011年 10月，刘永
东决定冒险赚笔大钱，他自己组织医生为江
西瑞金尿毒症患者罗女士换肾，并收取罗女
士现金 41.5万元。刘永东拒绝向记者透露他
分成所得，只表示“是不小的数字。”

罗女士前日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她患有尿毒症，一直得不到合适肾源，2011
年 8月，她联系上刘永东。当年 11月，刘永东
找到匹配的肾源，并安排罗女士在华中医院
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主刀医生是刘永东请来
的器官移植科专家周凯章。罗女士说，术后她
康复情况不错，从个人情感上感谢刘永东，

“毕竟救了我一命。”刘永东目前因肾衰竭被
取保候审，他说他最关心的仍是怎样获得合
适的肾源，保住性命。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大概有30
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成功移植器官约为 1
万例，许多病人不得不转向非法领域寻找肾
脏。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翟晓梅告诉记者，活体器官移植是
以伤害另一个人的重大健康为代价的，全世
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
会加大社会的鸿沟，巨大的利益甚至会催生
罪恶和违法行径。她表示，我国现有的捐献模
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最好的办法是鼓励身
后捐献器官。 （据新京报）

安徽青年汪虎是在赌气状
态下做出卖肾决定的。

2011年9月，21岁的汪虎和
父亲大吵一架，很少出过远门的
他决心去外面打拼一番，但没有
一技之长，找工作并不顺利。有
次他在网上闲逛，看到卖肾挣钱
的宣传，于是通过QQ联系上网
友“江西小李”。

“江西小李”告诉汪虎卖一
个肾可以得 25000 元。为了向
父亲证明自己能够独立，时年
21岁的汪虎有些“赌气”地同意
卖肾。在“江西小李”的指引下，
汪虎到了南昌。在南昌，汪虎被

“圈养”在逼仄的小旅馆里，作为
活肾供体。看护他的小伙子叫

赵振，曾经也是一名活肾供体。
半个月后，汪虎被带到一私

人医院体检，配型没有成功。一
星期后，又被带到江西省武警医
院体检，这次配型成功。受体和
供体配型成功是贩肾的关键一
环，根据受体的需求，对供体进
行配型筛选，配型成功的才能进
行肾脏移植。由于匹配率很低，
有的供体等了很久都没有遇到
相匹配的受体，贩肾者只得将供
体转卖给别的贩肾组织。

当汪虎在宾馆里熬时间时，
27岁的郑西平（化名）也被带到
了离汪虎不远的一处出租房里

“圈养”。郑西平是湖南郴州人，
2011 年在广州打工期间，痴迷

于“老虎机”赌博，输掉几万元，
对生活渐渐失去信心。在一次
网上闲逛中，他联系网友“莫
哥”，对方告诉他，卖肾可得
22000元。

当年 11 月，郑西平在“莫
哥”指引下，从广州来到南昌。
被“圈养”十几天后，他被带到江
西省武警医院体检并配型成功。

供体是肾脏买卖源头，“江
西小李”和“莫哥”等在网上寻找
潜在的卖肾者，他们一般通过在
论坛里发“快钱”“卖肾”的帖子，
并说服感兴趣的年轻人，指引他
们到南昌，由左寒冬寻找场所圈
养。

器官来源长期的短缺状态，

给器官黑市提供了利益和生存
空间。据警方调查发现，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2 月期间，该
贩肾团托招募和“圈养”供体近
40人，先后有 23名活肾供体被
卖肾集团圈养在南昌红谷滩附
近的小旅馆或租赁房内，一旦体
检配型成功，就被“牵”出来取
肾。

这些活肾供体，大多是年轻
的小伙，从20岁到30岁出头，卖
肾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
做生意失败急需钱还账，有人是
因为赌博欠赌债，但相同的是他
们都是为了“捞快钱”，卖肾所得
在22000元至25000元之间。

配型成功当晚，汪虎进行了
肾脏摘除手术。动手术前，一个
叫陈通的年轻人拿出一张捐献
书让他照着抄，汪虎在纸上写
下：“本人自愿捐献肾脏一个，一
切后果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
关。”

这张捐献书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法律不允许涉及人体器官
的交易，对于活体器官捐献，法
律规定，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或
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存在因帮
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才能进行活
体移植。

手术结束，汪虎醒来时发现
自己左腹部包裹着厚厚的白纱
布--他的左肾被摘除了。

术后第三天，汪虎再次被蒙
着眼睛接到一家大宾馆住下，3
天后，拿着左寒冬给的 2万 5千
元回了安徽老家。

其他 22名活肾供体也是在
这家医院进行手术的。搭起这套
手术班底的人是组织者刘永东。
手术室是刘永东从南昌华中医
院租来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全科
室民营医院，股东是江西省职业
病防治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盛禄
和侄儿陈韶辉。

每次，刘永东付给华中医院
3.5万元手术室租借费。对于民
营医院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
用。陈盛禄在警方问询时否认知
晓刘永东租借场地的真实目的。

草台医疗班子是刘永东临
时拼凑的，主刀医生是从广西请
来的蒋政林，手术助理是江西省
武警医院年轻医生万鹏，麻醉师
是南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师
肖聪，两名护士也来自武警医
院。

每台取肾手术，主刀医生可
获得报酬数1万元左右，其他人
报酬从1000元到4000元不等。

刘永东是在长期求医过程
中与以上医护人员产生交集的。
刘永东是江西瑞昌人，2005 年
被查出患尿毒症，双肾衰竭，
2006年在江西省武警医院进行
肾脏移植手术，总共花费 15 万
元左右，几乎是倾家荡产。

2010 年，刘永东再次出现
肾功能衰竭，需要再找肾源换
肾。刘永东说，“想看着儿子长大
成人”的念头让他再次开始寻找
新肾源。刘永东在网上联系上左
寒冬，想了解黑市买卖肾的情
况。2011 年左寒冬拉他加入贩
肾团伙。

刘永东告诉记者，刚开始他
只是想为自己寻找新肾源，但后
来发现其中利润很大，渐渐起了
贪心，加入贩肾团伙。由于经常
出入南昌各医院，刘永东和许多
医生、护士很熟。他在贩肾团队
中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医生和护
士。据他供述，每一单买卖，他从
中分到1万元。

当汪虎在南昌华中医院做
肾脏摘除手术时，莫永青已经提
前从广州飞到南昌，等待将肾带
回广州。手术后不久，陈通将新
鲜的肾脏带出医院，交给左寒
冬，并从左寒冬处收取这几天来
所有的报酬1500元。

左寒冬和刘永东经手的肾
脏大多流向广州医药商人陈峰，
莫永青是陈峰的“马仔”，负责运
肾回广州，每次可获得报酬
3000 元。从左寒冬手中取到的
肾脏，以药水浸泡，装在冷藏箱
中。过机场安检时，莫永青告诉

安检人员，箱子里装的是冷冻的
海鲜。每次都顺利过关。

莫永青自己也曾卖过肾。莫
永青的父母欠下 30 万元债务，
为了找钱应急，2010年，莫永青
在网上找到一个厦门的中介，中
介骗他说卖肾可以得 10 万元，
莫永青动心了：“没有肾还能活，
当时就想着有钱还账，父母就不
用被人逼得去上吊。”

第一个中介并没有找到配
对的受体，莫永青被介绍给郑州
的中介，随后又被介绍给广州的
中介。“我就像猪仔一样被中介

卖来卖去，最后遇到了陈峰。”莫
永青说。但陈峰只给莫永青开价
25000 元，莫永青咬牙卖了左
肾。卖完肾后，莫永青发现自己
体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干不
了重活。为了帮父母还债，他再
次找陈峰借钱，陈峰把他拉入卖
肾行当。莫永青说，自己被摘过
肾，深感身体无力的痛苦，每次
运送肾脏都觉得负疚。

刘永东介绍，在贩肾团伙
中，除了医护人员，大部分参与
者都与器官移植有直接关系--
要么之前是供体，要么之前是受

体，大家都捆绑在器官买卖这条
利益链条上。供体摘除肾脏后，
很多人自愿加入贩肾组织，因为
卖完肾，身体变差，基本没法承
担劳累一点的工作。

曾负责看护汪虎的山东小
伙陈通，是刘永东 2011 年在网
上找的搭档。29 岁的陈通曾因
生意失败，卖过自己的肝脏。

贩肾集团的“大头目”左寒
冬，早年也曾以6万元的价格将
自己的肾卖给陈峰。后来，陈峰
联系到了他，让他帮找“取肾的
医院”，他随后加入贩肾集团。

网络招揽卖肾者

草台班子取肾

以海鲜名义运肾

幕后：药商勾结医院
药商陈峰为维护与医院关系，多卖药
品勾结医生，提供非法肾源

刚摘除的肾脏浸泡药水，装在冷藏箱中，
以海鲜的名义空运至广州

摘除肾脏的手术室是从民营医院租借的，
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从多个医院找来

活肾供体是20岁到30岁出头年轻男性，卖肾是为了“捞快钱”，
卖肾所得在22000元至25000元之间

江西南昌红谷滩二手车市场附近一处不起眼的小旅馆，狭仄的空间，发霉的被褥，2011年10

月，汪虎（化名）在这里住了大半月。他不能随意出门，身高一米八多的山东人赵振24小时严密看

护着他，并为他提供伙食。汪虎说自己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就像被圈养牲口一样”。

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白色丰田车将汪虎接出旅馆，在车上，汪虎被蒙上双眼。眼罩

取下，汪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普通的病房，五名医护人员正站在手术台旁盯着他。

汪虎是贩肾团体从网上招来的活肾供体，是贩肾链条的第一环。以陈峰为

首的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圈养供体，取肾、异地运输、移植，形成严密的贩

肾利益链。2014年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组

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作出一审判决，12名被告人因出卖人体器官

罪分别获有期徒刑2年至9年6个月。

贩肾团伙
圈养40人
摘肾23个
团伙横跨江西、广东，分工合作，形成利益链
条；幕后老板为药商，为多卖药品勾结医生，
提供非法肾源


